
我第一次到延安的时候是秋天，秋光里的
黄土高原，正在令人沉醉的时候。宝塔山上的
宝塔，白日里直刺苍穹，而入夜时分，一场灯光
秀，让它周身发出万道金光，把整个城市的夜
色都覆盖了。

我第二次到延安的时候是在夏天，故地重
游，是因为纪录片《曙光》的拍摄。

年轻时读张承志的《北方的河》，不知为什
么会对河流寄予那样的深情，后来渐渐明白水
和大地同样重要，把河流比作母亲，是她滋养了
一方土地。

我重来的时候，延河水依然流淌不息，翻滚
而去，滔滔不绝，不舍昼夜。延河水和黄河水同样
是黄色的，那时我才知道不只黄河的水是黄色的，
延河是黄河的支流，故而颜色相同。所以，中国抗
日军政大学的校歌才这样唱：“黄河之滨，集合着一
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这首歌属于部队歌
曲，我年轻时在行伍之中，曾经在队列里、在会场
上，与战友们一起唱它，这首低沉抒情的歌曲，又不
失激昂，旋律是令人难忘的。然而当时习焉不察，
从未想过，在延安的抗大，为什么说是黄河之滨而
不是延河之滨。到了延安之后，我才有如此思考，
这就是行路和读书应须并重的道理。

正是延河的水，激发孕育了光未然、冼星海
合作的一部民族史诗般的组歌《黄河大合唱》。
延安曾经是中国革命的中心，其实也是文化的中
心，它传递着一个民族的声音，所以，延河的水，
能够奏出了黄河的乐章。
“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

哮……”每当我想起这组歌曲，周身就充满了激越的力量，保卫黄河，保卫家
乡，也正是保卫全中国，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

唱延河的歌曲当然也有，“巍巍井冈山高，滚滚延河水长……”“延河流
水光闪闪，战士饮马走河边……”这两首歌一首深情，一首欢快。自从我去
过延安以后，再听起它们的时候，就觉得那延河又流淌而来，其声就在耳
畔，哗哗作响。

延安令人神往，她也是我多年以来的想象。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那里是青
年们的圣地，我所崇敬的很多作家和艺术家在延安，像孙犁、丁玲、萧军、郭小川
等，不可胜数。延安的鲁艺和后来我所就读的军艺，它们都是部队的艺术学校，
也有沿袭的关联。我对延安知道的并不算少，此前都是读书所得，并未想过这
里的具体样子，这里对我一直是神秘的，虽然后来来过一次，却依然神秘。

当然不仅是文艺的，延安创造了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历史，中国共产党人
在此运筹帷幄，决胜千里，这里的风流人物和英雄往事，让我产生顶礼膜拜之
情。我两度来此，大开眼界，据说延安是全国革命根据地城市中旧址保存规模
最大、数量最多、布局最为完整的城市，有“中国革命博物馆城”的美誉。我来之
后知此言不虚，我们在延安走了很多地方，但是故迹仍然没有走完。
《曙光》纪录片之中，我们只在刘少奇这一集涉及延安，展现他的著作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这一集的寻访人、天津市委党校的张新华老师曾
经在延安培训，她在刘少奇杨家岭的旧居现场教学，讲授《论共产党员的
修养》一书的精神。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最早的雏形诞生于1938年，彼时刘少奇被任命为中

原局书记，他赴任河南竹沟筹建中原局的途中，在河南省渑池县写作提纲。此
后，在1939年7月的延安，他分两次给延安马列学院学员演讲，致使此书愈加
成熟。再后，应《解放》周刊的邀请，他把演讲稿整理成文章，在当年分三次发
表。至同年11月7日，四万字的该书于延安新华书店出版了单行本。它的正
式发表和正式出版都是在延安。党中央在延安时期先后有多个驻地，杨家岭
是其中时间较长的一个，也正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发表和出版的时
期。杨家岭有两处重要会议的会址，分别是中共七大和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会
址，当然这里还有中央领导同志当年的住所，在山坡上不同位置的窑洞。我们
瞻仰了中央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故居，在那简陋得如同普
通农家小院的“官邸”，他们考虑的是党性修养的问题，共产党人为什么能够坐
镇陕北而最终夺取天下，由此可见。

刘少奇因为工作需要，曾经几度出入延安。其中还和天津有过一段渊
源。1935年底，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
转年1月，刘少奇化名胡服，从陕北动身，于当年春天抵津，落脚在今和平区黑
龙江路隆泰里的一家裁缝铺的楼上，领导北方局的工作。为肃清党内的“左”
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刘少奇做了大量的工作，撰写了很多文章。

我的二度寻访，也可算是“回延安”，那一次我还带回一种荞麦茶，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喝那种茶，怀念延安，期待着再度到那里净化心灵，印证初心。我
曾经作诗纪行：“宝塔金光射斗牛，延河水是黄河流。滔滔滚滚听合唱，圣地强
音最上游。”

黄昏时分，出了呼和浩特机场，但
见一线青山横亘在夕阳的辉映和草原
的衬托下显得连绵而雄伟。心道这应
该就是大青山了。大青山属阴山中段，
我心中不由默念道：秦时明月汉时关的
阴山啊，我来了！
在我的意识里，打会背古诗起，阴山

便读之不尽。
阴山是部历史长卷，记录下了烽火边地早已远去的鼓

角争鸣；阴山是件岁月长轴，铺展开了厚重历史磨砺留下的
别样景致。
车行开阔地时，极目远望，天野相接，无比壮阔。来自

天山脚下，心中自有一幅草原景象，一时情景交融，只觉有
色有形，有静有动，此时内心一念而闪，敕勒川在哪里？
三天后，至呼和浩特市那个名声极大的江南园林“网红

村”恼包村，与我同姓、祖上同在山东的村党总支书记告诉
我，呼和浩特的土默特左旗这部分就是敕勒川，还笑着道：
“刚才来的时候，你还路过了呢！”

我不禁哑然失笑，来时路过的有青城后花园之称的呼
和塔拉草原，似有另一块未看清楚的牌子。哦，原来这片草
原，也称敕勒川草原啊。虽然有万亩之大，但也只能是真正
意义上敕勒川大草原的一角。
惊讶之时，不由就脱口而诵《敕勒歌》：
“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

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我一直都认为，这首歌咏了北国草原壮丽富饶的风光，

抒写了敕勒人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豪情的南北朝时期流传
于北朝的乐府民歌，是由鲜卑语转译而来。不过，这种传神
译笔，莫非得乎于天？
也难怪，通常所获得的地理知识中，大概念的敕勒川西

起甘肃，东至内蒙古呼和浩特。小的概念中，内蒙古阴山地
区，包括呼和浩特大黑河流域和包头昆都仑河流域亦即敕
勒川。黄河之水几百万年的滚滚流淌和冲击泛滥，在阴山
南麓淤积泥沙形成了广袤的东西绵亘几百公里的河套冲积
平原。现在的河套平原，也便是古时的敕勒川。
尽管真实的敕勒川草原风光有别于《敕勒歌》所描摹的

唯美，其实敕勒川博大宁静唯美的遗留我已有所领略。
蒙古语中的“青色的草原”之意，很能概括敕勒川草原

的基本特征，然而受到自然和人为等因素的影响，这里一度
被破坏得满目疮痍。

狄金森有诗：“去造一个草原，需要一株三叶草和一只
蜜蜂，一株三叶草和一只蜜蜂，还有梦。”我们参观了以种业
科技、生态修复等为主营业务的生态环境（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这个集团二十余年以“小草扎根”的力量，推广“种质
资源”，应用“生态数据”，驯化乡土植物修复生态系统，打造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命共同体。尽管三叶草和蜜蜂不可
或缺，但对于这片大草原恢复梦的实现，离不开科技的支撑。
十年前，呼和浩特市在充分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开

启了包括敕勒川草原修复在内的大青山南坡生态治理工程。
模拟天然草原进行了人工干预下的自然修复，还有一种修
复，采用的是天然草地改良与人工草地建植相结合的技术
路线。目前，敕勒川草原生态环境基本恢复，草原植物也恢
复到五十余种。
在呼和浩特数天，一旦问起如何选择最近、最美的草

原时，得到的答复相当一致，那一定是去敕勒川草原。浩
瀚无际的大草原人人向往，身临其境一睹其风采，感受草
原的生机与活力，这或许是人们凡尘劳碌后一个休闲放松
的心灵牧场。
我们踏入的，是已修复开放的敕勒川草原。之所以用

了“踏”字，是这里恢复后的草原，并不禁止人们在上面行走。
只感觉这草，可与新疆那拉提草原的有一拼，都是疯长着的。
这里在野马图村南侧，规划占地逾两万亩。谈及此处的建
筑，当地人如数家珍地告诉你的，总不离少数民族运动中心、
中蒙博览会会址、太阳广场等。近前所观，果然不同寻常，
已是呼和浩特周边集观光、休闲、马术、会议庆典于一体的
自然生态草原旅游景区。
在草原上，凡有人聚集处，犹如宋时“凡有井水处，

即能歌柳词”，随处都能听到席慕蓉作词的《父亲的草原
母亲的河》这首歌，虽演唱者不一，却有着共同点，一曲
高亢，乡愁无限。
不由闻曲而遐想。如果说敕勒川草原是北国静如处子

的娇女眉黛，那么，横亘在内蒙古中部的阴山山脉特别是中

段的大青山，则以冷峻巍峨的雄姿守望
着这片温柔的土地，使得这里的自然环
境郁郁葱葱，水草丰美。不仅是敕勒川
草原，阴山本来就有着父亲般的担当。
我刻意看了内蒙古中部包括阴山在内
的大区域地图，倒也印证了自己的想象。
大青山南坡的断层崖高陡峭，巨大的落
差，让大青山与土默特平原截然分开，

显示出阴山中山地貌的巍峨和敕勒川与河套平原的旷远。
敕勒川当然也是阴山与黄河镶框里的美丽画卷。
于是，黄河母亲也在阴山南侧的脚下，画出了世界上独

一无二的“几”字形俊美图画，更用甘甜的乳汁滋养了河套
平原乃至敕勒川这片肥美的沃土，农耕文明、河套文明、游
牧文明，也在中华民族于阴山地区的繁衍生息和碰撞交融
中，书写了人类历史上可歌可泣、波澜壮阔的历史与丰功。
言及草原湖泊，青城人首推敕勒川中的哈素海这一“塞外

西湖”，虽属大黑河水系的外流，却是这片土地与画卷的魂灵。
未来内蒙古前，对内蒙古各地也曾多做“卧游”，哈素

海心仪已久。
哈素海事实上是黄河变迁而遗留的牛轭湖。看着哈

素海，我眼前似乎看到了这样的一幅景象，黄河扭头毅然
南去时，“洒泪而留”了一个遗子，而哈素海却毫无抱怨，
静静地躺在土默特左旗境内的敕勒川草原上，看着黄河
远上白云间。
哈素海湖面阔大，水幽而深，静如处子。我们此来，时

在夏末，浩荡湖面，芦荡风高，清气连接着远天，一望无际。
芦苇荡内繁衍生活着的鸟群，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点动静，
就凌空飞起，盘旋湖面，引吭高歌，颇为隆重地欢迎着我们
这些远方来客。微风徐徐掠过，惬意涌上心头。清幽的湖
底，丛生的水草如恣意逍遥的幽兰，有着恬淡的微笑，稚童
的雅趣，让嬉戏着的鱼儿恣意欢谑，更让一些高原的精灵享
尽了塞外自然与美好的自由和清音。一派天地和谐的共鸣，
让阴山之下的莽莽草原奏出了造化醉心的和乐，使人不由
在内心里研读起敕勒川岁月静好的滋味。
蓝天飘浮白云，遐想与云同游。一阵风起，翻云落雨。雨

后阳光覆照，草原尽处水汽冉冉升起，不知不觉间，仿佛时间都
慢下来了。千年的岁月，历史的波澜，就这样在意识里慢慢流过。
有人说，夏秋是草原最美的季节，花草五彩缤纷，虽是

不久将会万物萧瑟，而当下依然草未黄，花未尽，并未缺少
什么，一派生机勃勃，一切都是恰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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勾勒天津通俗文学脉络
——倪斯霆《老天津的文坛往事》序

闫立飞

以发掘天津文坛“旧人旧
事旧小说”“旧文旧史旧版本”
和“旧报旧刊旧连载”闻名通俗
文学研究界的倪斯霆先生，又
推出《老天津的文坛往事》。仅
从题目上就可以看出，这本书同
样志在钩沉和打捞老天津文坛
的逸闻轶事，讲述老天津的文坛故事，是作者
继续在“旧”的轨道上奋力前行的新成果。
倪斯霆钩沉考证天津民国通俗小说的

功力，在“三旧”（即《旧人旧事旧小说》《旧
文旧史旧版本》《旧报旧刊旧连载》）中发挥
得淋漓尽致。张铁荣教授指出：倪斯霆的
著作不仅题目吸引人，而且内容丰富，这就
是史料知识和论述技巧的力量，没有大量
的史料积累，没有多方面的综合知识，没有
几十年的研究功力是写不出这等文章来
的。倪斯霆不但广蒐资料，还访问了戴愚
庵的哲嗣戴冠津、长孙戴更生，得到他们先
辈不少资料及硕果仅存的一帧照片，倪斯
霆即根据这些零散资料，勾画出戴愚庵的
生平简史。倪斯霆的钩沉考证，在“重写文
学史”的意义上勾勒了天津通俗文学的脉
络，补充和恢复了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视
和遮蔽的北派通俗文学的基本面目，以及
天津城市曾经拥有的文学地理学的作用。
在《老天津的文坛往事》中，倪斯霆不

仅延续了“三旧”的主题，而且突出了天津
地域文化特色，其内容主要集中在老天津
文坛的各色文人及故事和文人笔下老天津
这两个方面。倪斯霆是一个很好的讲故事
者，他明白自己面对的受众及其心理需求，
懂得调整自己讲故事的节奏和叙事策略，
因此在《往事》中又展示了新的特征。如果
说“三旧”志在揭掉遮蔽北派通俗文学的盖
子，带有揭秘和去蔽的性质和意图的话，那

么《往事》则类似茶余饭后的“闲话”，具有很
强的知识启迪和文化消闲功能。如在《成为
鲁迅“模特”的王小隐》中，作者讲述鲁迅创
作名篇《立论》，乃是观王小隐所感：1924年
暑假，陕西督军刘振华邀请北京部分名教授
及名记者到西北大学讲学。鲁迅因没去过
西北，遂欣然应邀。同去者尚有清华大学人
类学家李济、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学家王
桐龄和古文字学家胡小石、《晨报》记者孙伏
园及《京报》记者王小隐等。“据鲁迅先生回
来时形容，王小隐那次是穿的双梁鞋——即
鞋前面有两条鼻梁。当时北京官场中人及
遗老多穿此种鞋。见人面，总是先拱手，然
后便是哈哈哈。无论你讲的是好或坏，美或
丑，王君是绝不表示赞成或否定的，总是哈
哈大笑混过去。鲁迅先生当时说：我想不到，
世界上竟有以哈哈论过生活的人。他的哈
哈是赞成，又是否定。似不赞成，也似不否
定。让同他讲话的人，如在无人之境。于是
写了那篇《立论》。”王小隐享寿仅51年，除去
早年求学及在北京初涉新闻业并短暂任职
北京平民大学报学系教授，生命后10年到山
东任军政职务外，其一生最重要的文学与新
闻生涯均在天津度过。1926年，“五四”时期
英人辛博森在北京创办的《东方时报》于天
津复刊，主其事者为奉系杨宇霆。报纸分英
文版与中文版，而中文版的总编辑便是由北
京特约到津的王小隐。此时他仍是一副名
士派儿，仍是不改“哈哈哈”的本色。《命名“四

大名旦”推出文坛两巨子的
沙大风》中讲述沙大风的命
名“四大名旦”和推出刘云
若、还珠楼主两位作家的功
业：民国时期的文坛艺林，
名家辈出，星光灿烂。其中，
刘云若、还珠楼主可谓“言

情小说”与“武侠小说”的大宗师；而梅尚程
荀“四大名旦”及“冬皇”孟小冬，更可称菊坛
之翘楚。如今，此等定论被分别写入文学艺
术史中，已是大众所熟知。然而众人不知者，
则为在他们辉煌的背后，是有一个至今几乎
被世人遗忘的推手存在着。正是他，自出机
杼地命名了“四大名旦”与“冬皇”；还是他，
慧眼冒险地挖掘推出了刘云若与还珠楼主。
此人便是民国年间活跃在津沽文坛艺林及
报界的沙大风。《还珠楼主写作之余擅厨艺》
讲述武侠小说“大宗师”还珠楼主与“四川人”
在天津媒体上就川菜“回锅肉”的作料问题
开打笔仗：“按回锅肉制时，倒需加菜码少许
拌炒，或韭或蒜均可，既不限定是韭，亦不限
定是蒜，视其人之嗜好，与当时之有无为定。
曾于川友家中尝此菜者，不止百回，除有一两
次系用蒜薹（非青蒜）拌炒外，余用青韭与黄
韭，并无一次有人用青蒜拌炒者。用蒜只能
提味，不如用韭之清香脆嫩。而南人多不喜
食蒜，韭则南北方人，多喜食之，为求普遍计，
故直书用韭，并无损于川菜价值，‘四川人’君
以为如何？珠频年流转，皆尝各省异味，间谙
制法，有时亦以己意创作。”

作者讲故事人的身份，决定了《往事》
更多以“故事”取胜，是一本面向普通大众
的、可读性强的、带有普及性特点的文学
与文化读物。
（倪斯霆著《老天津的文坛往事》已由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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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山秀色（中国画） 郑二岭

人的气质有个性，也会有行
业性，从一个人的衣着谈吐来判
断他从事的职业，不一定都准，但
是有规律可遵循。曾经有专门的
一段相声作品《杠刀子》对此有非
常细微和准确的关注。律师们还
是穿西装的相对比较多。西装几乎是
很多行业人穿衣的标配，西装看起来
也千篇一律，可以满足人们对整齐划
一的要求，同时西装又有不同的款式
和颜色搭配，也可以说是有千变万
化。律师们穿西装，好像显得很帅。
有律师事务所给律师做西装工装，大
多数律师穿西装还是比较个性化的。
有的律师穿很潮的西装款式，有的中
规中矩，有的律师喜欢打各样领带，有
的律师不打领带，反倒是能凸显出雪
亮的衬衫。腹有诗书气自华，有的人
穿什么都好看，有的人把名贵的西装
能穿出皱巴巴的工作服的味道。

也有的律师喜欢穿那种商务休闲
装，也显得很有专业人士的样子。也有
的人穿得非常随便，甚至邋遢，也有人穿
中式服装。如果都一样了，就没有创造
性了。但是场合和穿衣服应该匹配，穿
着大裤衩和破背心去开庭，过去也有这
样的情况。法院当然可以持不欢迎态
度，可是那时候法庭条件也差，审判员就
是在办公室里开庭，看起来既不专业，也
不庄重，对律师的出庭衣着也就不容易
作出要求。所以看来有较好的法庭条件
不仅是程序正义的必要前提，同时也能

让人自觉地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行和衣着，律
师的管理部门也开始对律师出庭的着装提
出具体要求。那怎么样传递出行业共同特
征呢？律师就是律师，其实也很难掩盖律师
的气质。比如，在外在方面，律师普遍拿的
那个大公文包，和普通当事人就不一样，在
内在方面，律师总是不自觉地说法律术语，
就算有的律师说得不太对，也要承认他说的
是法律术语。在法院这样的特定地方，律师
一看就与众不同，就算在其他不特定的任何
场合，律师气质也比较容易察觉。

说起律师的衣服，就不能不说律师袍。
在这一点上，律师和法官一样，有制式服装，
律师和法官的特定服装，是在特定程序和场
合下才穿的，这个和公安铁路军人等较纯粹
的“穿制服”的人还不完全一样，尽管这些人
也当然可以有穿便装的时候，但是律师和法
官的袍子不在开庭的特定时间是不穿的。
为什么要穿上袍子，甚至还要戴上假发（英
美法系国家如此），其实就是法律的仪式化
和神圣化，通过程序性的特定穿着，彰显个
体内心对法律的尊崇和法律本身的威严。
哪怕不穿袍子，一丝不苟地穿上自己认为得
体的衣服，这就可以了。法律人身份以外，律
师还是专业人士，总要有那么一点精神，不管
是大国工匠还是法律达人，人总要有精神。

38 衣着看气质

龚自珍接口说道：“如今早已
不是和珅当政的时候了呀！”夏璜
道：“哪个当政还不都是一样？自
从实行捐纳以后，杂途人员愈来愈
多。如果你的上司是个胸无点墨
的捐班老爷，还不该你倒霉？我们
那位老公祖，自己一部四书没有读完，
偏偏喜欢自比宋朝名相赵普，自诩‘半
部论语治天下’。平时考核属下，只问
出身，不论政绩。即使延宾待客，也视
出身不同而礼遇各异。若有人投刺，手
本上若标明两榜出身，必遭冷遇；若是
捐班出身，则开中门隆礼相待。五年考
绩，卓异的必是捐班；以下，贡生优于举
人，举人优于进士。像我这样的人自然
就更难得到他的垂青了。”夏璜说罢，又
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真是荒唐！”龚自珍愤愤地说。夏

璜又道：“捐纳一途，原是朝廷为解决度
支困难的权宜之计，不想竟成为定例。
此例一开，官场贪贿之风愈演愈烈，朝廷
屡禁不止。花钱捐官，捐了官再变本加
厉地搜刮，刮来银子再图升迁，升迁之后
再大把捞钱。如此下去，贪风何能不
炽？何况天下郡县府道本是一定的，州
牧县令的名额当然也是有限的。三年
一试，科第出身的已是僧多粥
少，如今又加上捐纳、军功、门
荫各途，真是人满为患，一缺
往往就有十人、数十人候补。
实不相瞒老弟，即以令尊大人
这把椅子，觊觎者何止百人？

为了补到实缺、肥缺，哪个不走门子、花银
子？这风气焉能不坏？我辈书生不谙此
道，也羞于效颦，哪里会有升迁的机会？”
龚自珍虽然出身官宦人家，但未入仕途，
对官场龌龊知之有限；再加上父亲仕途顺
遂，其中的辛酸苦涩从未品尝。夏璜深知
其中滋味，一席话说得自珍心头沉甸甸
的。他既为朋友不平，又觉得朋友太颓
唐。他鼓励老朋友要振作精神，保持书生本
色，不和“俗吏”同流合污，敢于和颓风抗争。

龚自珍援笔写了一篇《送夏进士
序》，篇末这样写道：“新妇三日，知其所
自育；新官三日，知其所与。予识进士十
年，既庆其禄之及于吾里有光，而又恐其
信道之不笃，行且一前而一却也。于其
行，恭述圣训，以附古者朋友赠行之义。”

夏璜临别，向龚自珍推荐了当时颇
负盛名的苏州学者王芑孙，劝自珍有机
会前去拜访。这王芑孙，号惕甫，又号铁
夫，别号楞伽山人。乾隆举人，曾经短时

间当过华亭的教谕。他性情耿
直、简傲，长期闭门读书、著述，
清贫自守，不喜结交权贵。

这年十月，自珍带上自己
的诗文，专程去苏州拜访王芑
孙这位性情怪僻的老学者。

70 夏璜推荐王芑孙 25 不打不相识

郭玉昕没想到对方竟带他来
到离自己店铺不远的一个门脸
房。此房不大，再加上里面摆放
的东西也不规整，显得很局促，以
至于跟过来的几个人只能站在门
外。对方自我介绍说：“我叫韩胜
喜，刚才在跤场上摔不过你，看你这个
架势也是个文武带打的能人，所以请
你来我这儿帮忙看样东西。你断准
了，我就彻底认输，可是你要断不准，
咱俩就只能算打个平手。”郭玉昕说：
“虽然我不是鉴赏专家，但也能看个大
概其，你拿过来我瞅瞅。”韩胜喜转身
从桌上端过来个锃亮的木匣子，从里
面小心翼翼地拿出来个木版说：“您给
掌掌眼。”郭玉昕拿在手里看了一眼就
知道，这是柳青镇传统套印年画的木
版，他仔细观察着木版的木质和刀工，
在心里暗暗地估摸出此物的年代，但
为了保险还是问了一句道：“你之前没
找专家鉴定过吗？”韩胜喜回答说：“我
鉴定过了，但我不放心专家的眼神儿，
这条街上都知道你是木器和字画行
家，所以我才找你帮着断断。”郭玉昕
伸手打断他的话说：“你别捧我，但我
的确想猜猜专家怎么跟你说的，他们
是不是说你这个东西是清代的？最早
也应该是康熙年间的，是这样吗？”话
音未落，韩胜喜就挑起大拇指：“您真
是高眼啊！和专家说的一点儿不差，
我服，算我输到家了！”郭玉昕说：“你
不是不相信专家吗，其实我也不相信

他们的眼力。因为我看着这个东西像明
朝的，具体哪个年代说不好，但不会低于
明神宗万历年间。”

韩胜喜做梦也没想到，手里的木质套
版比专家鉴定的年份要早出一百多年，急
忙上下左右仔细打量，郭玉昕也帮着他查
资料印证，两人早就忘记了刚才跤场的约
定。直到门外看热闹的人散去，天已经降
下黑幕才猛然想起，他们该吃饭了。于
是，韩胜喜请客，两人边喝边聊直到深
夜。打这以后，两人的关系越来越近，韩胜
喜店铺里没事时，就走到郭玉昕的店里来
喝茶，郭玉昕闲得难受时，也溜达到韩胜喜
的店里转转。时间一长，知道了跤场上的
事情，当时韩胜喜围着看热闹，听不惯“大
力丸”的徒弟们吹牛，没按捺住性子才上场
掼跤。而郭玉昕也知道了柳青镇自古就有
习武健身传统，对韩胜喜会摔跤一点儿不
惊讶，只是对他这一身的力气特别羡慕。
有天两人喝得微醺时比赛掰手腕，郭玉昕
竟然一局没赢，老话重提韩胜喜力量的源
泉来自何处？韩胜喜的眼里掠过丝丝伤
感：“你们是在城里舒服惯了，要是从小也
像我到处给人家打工，什么下死力气的活
儿都干，也就能练出来了。”这个回答让郭
玉昕觉得入情入理，而且很有沧桑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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